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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鞋、箍桶、补碗，城区中你曾忽视的雕塑 杨贤兴摄

■清淡亲情树

带着弟弟上学

摇曳的烛光，再一次把我的思绪带回三十年前的那
一个晚上，那晚我们相约：携手走过这一生！

站在岁月的门槛上，我们庆祝的不仅仅是珍珠婚纪
念日，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三十年的风雨兼程。三十年，
如同一串珍珠，每一颗都承载着我们的故事，每一颗都闪
耀着我们的爱情。我们从初见走到相知，从相爱走到相
伴，从相携走到相惜，我渐渐变白的双鬓，倍添老颜；你密
密黑发里的数根银丝，显得突兀。

记得我们初见的那一天，阳光正好，你的笑容如同珍
珠般纯净，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我的珍珠。我们的
相遇，就像是两颗珍珠在茫茫人海中的偶然碰撞，却注定
了一生的相伴。那时的我们，年轻、懵懂，对未来充满了
无限的憧憬和期待。

而相知的过程，就像是珍珠在蚌壳中的磨砺。我们
有过争论，有过分歧，但每一次的摩擦都让我们更加了解
彼此，更加珍惜对方。我们学会了在对方身上寻找力量，
在困难面前携手并肩。那些磨砺，让我们的爱情更加坚
韧，更加璀璨。

而相爱的日子里，我们更像是两颗珍珠，互相照耀，
互相温暖。我们的爱情，如同珍珠的光泽，不张扬，却温
暖人心。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那么真实，那么珍
贵。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修饰，它本身就足
够美丽。就像我在布置新房的时候，在床头书写的四个
字：感觉常新！我期望我们对彼此的感觉是常新的，我们
不会审美疲劳，而能够常有新鲜和甜美。

三十年的相伴，就像是将一颗颗珍珠串联成一串项
链。每一颗珍珠都代表着我们共同的回忆，每一段回忆
都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我们的爱情，如同这串珍珠项链，
经历了时间的洗礼，愈发显得珍贵和美丽。我甚至傻傻
地想：或许因为有珍珠的铺垫，才会有未来人生的银婚、
金婚和钻石婚的期望。

因此，珍珠婚，不仅仅是一个纪念日，它更是爱情的
里程碑。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风雨的洗礼。珍珠婚，是我们对彼此承诺的坚守，
是我们对未来的期许。

因此，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别想对亲爱的老妻说
一声感谢。感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感谢你，在
我失意时给予的鼓励和安慰；感谢你，在我成功时与我共
享的喜悦。你，就是我最珍贵的珍珠。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想再次对亲爱的妻有这
样一个承诺。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坎坷，我都会紧握
你的手，与你同行。无论未来的风雨有多么猛烈，我
都会为你遮风挡雨，与你共度。你，就是我永恒的珍
珠。

最后，我想为我们的爱情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愿我
们的爱情，如同珍珠一样，圆润、完美。愿我们的生活，如
同珍珠一样，光彩照人。愿我们的未来，如同珍珠一样，
璀璨夺目。

■曹利红

史村庙的风云岁月

老底子

萧山南部乡村史村庙的河荡风波，被中共萧山党史第
一卷称为“衙前农民运动的先声”，是萧山百年百事之一，
可惜很多人并不知晓。

1919年11月，萧山南部乡村农民多次在史村庙集会，
愤怒声讨贪官勾结地主村霸承买官有河荡，拦截围堵侵占
公共水域，严重影响旱涝灌排和水上航运。会上推选农民
代表向县、省当局请愿。同时致电北京，由在京的16位知名
人士向财政部呈文申明利弊。在广大农民强烈反抗和社会
舆论的压力下，财政部下令当局收回部照，于次年9月取消
承买。在史村庙发生的“河荡风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史村庙历史源远流长。清乾隆八年萧山南门外村民结
社，十八个半村的村民集资捐助建起了史村庙。庙宇分东
西两大山门，庙内供奉史大明王、关帝、观音、财神、文昌
等。整体布局颇具气势，有乾隆御赐敕文、刻石立碑。嘉庆
五年在庙前建造了十八间半一字形凉亭，以及配有石凳木
栏的长廊。史村庙有二进三殿三厢房（约3300平方米），设
有大雄宝殿、土地殿和行宫殿。东西厢房有看楼，正中建万
年石砌戏台。旧时每逢庙会，香客摩肩接踵，既有本地人也
有外地人。在农闲和重要节日，邀请绍兴、萧山的剧团进庙
演戏，更是盛况空前。庙戏大体分为平戏、大戏和目连戏三
种，武打、喜剧、悲剧、闹剧五花八门。庙戏融娱乐、会友、走
亲于一体，村民们喜闻乐见。庙事活动和庙戏演出，使史村
庙声名大振，素有“城里城隍庙，城外史村庙”之称。

新中国成立前夕，住在史村庙的一位梁姓中共地下党
员，化装成和尚，身穿袈裟手敲木鱼，游走四邻八乡。他以
简朴的语言，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作比较，解释共产党的有关
政策，希望贫苦百姓认清形势，跟共产党走。1949年7月，
经中共萧山县委、萧山县人民政府批准，西蜀乡政府在史村
庙成立。利用庙内东西厢房办公、住宿。由9人组成的乡行

■阿木林

我的珍珠我的爱

五味子

尖尖角 ■ 沈一言

我的心怦怦跳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的心怦怦乱跳。
还有两个节目，就轮到我演讲了！我的心像住了一只小

兔子一样跳个不停，紧张得要命。身体不由自主地做着无意
识的动作，一会儿理理衣服，一会儿望望舞台，一会儿又喝口
水，根本停不下来。哎呀，不好，我又想去上厕所了……老师
好像也看出了我的不安，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别紧张，
一言。你练习非常认真，已经很熟练了，上台不会有什么问
题的！”听了老师的话，我好像没那么紧张了，慢慢安定下来，
停止了那些无意义的动作。

一个节目！还有一个节目就轮到我了！我的心又悬到
了半空中，蹦跶得更厉害了。我望向天花板，一个个出丑的
场景争先恐后地出现在脑海中：我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中央，
聚光灯打在我身上，仿佛万众瞩目，但是我一个字也说不出
来，一个动作也想不起来，就这样愣在台上。台下的观众发
出此起彼伏的笑声，他们都在笑话我呢……

“下面有请沈一言同学为我们演讲！”报幕声打断了恐怖
的想象。我来不及多想，赶忙向台上走去。一步一步，脚步
声仿佛一下下重锤落在心上，好像要把它从身体里砸出来
了。终于来到了舞台中央，面向观众我更紧张了，小心脏像
有十五个水桶在打水似的，七上八下。手心里冒出了冷汗，
嘴唇干巴巴地仿佛黏在了一起。“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我在
心里安慰自己，紧紧地捏了捏手指，长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讲
出了第一句话。洪亮的声音传遍了礼堂，如同一根针扎进了
凝固的空气中，扎进了观众的耳朵里，也扎破了我紧张的心
情。我的演讲如同被扎了一个洞的气球，源源不断地向外冒
着内容，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不翼而飞了。

演讲结束，礼堂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长舒了一口气。
心又开始怦怦乱跳，不过这次是激动地跳。

（作者系高桥小学402班学生，指导老师 郑慧霞）

政委员会，分工管理全乡工作。乡政府多次在史村庙召开
骨干会议，发动各村农民群众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
地改革运动。穷苦农民在戏台上斗争恶霸地主，愤怒控诉
地主阶级重租盘剥的种种罪行。在西厢房阁楼上，乡干部
经常利用夜间油印传单，将上级党委、政府重大政策法令宣
传到各村。1949年夏至1950年春，萧山出现了严重的水旱
虫灾，驻庙工作队队员纷纷下村下田和干部群众一起，广泛
开展积肥、冬耕、治虫、培育春花、多种早熟作物、组织副业
生产等运动，掀起群众性的生产热潮。夏秋时节，工作队员
在庙附近的农田里搞了稻田治虫试验，夜晚的田头总有他
们忙碌的身影。1950年该乡的农业生产终于获得了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1952年史村庙办起了供销合作社。1958年西蜀区校
搬迁到史村庙。此后成为城南五七学校和城南初级中学。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史村庙被弄得破败不堪，面目全非。
2005年，原先18个半自然村（现 8 个行政村）联合呈文报
告，要求上级领导同意恢复重建史村庙。2007年村民纷纷
捐款，筹集资金38万元用于动工兴建土地殿和厢房，史村
庙面貌焕然一新。

凡人脸 ■余观祥

围垦老兵周张浩

上个月18日傍晚，突然收到周兄的微信留言：“余兄你
好，我爸爸今天上午7点走了，走得比较安详”。看到这条
微信后，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总觉
得周伯父不会走得那么快。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来，在对
话框中，给周兄回了一条“愿伯父一路走好，愿他在天堂没
有病痛，请你和你的家人节哀顺变”的留言。周伯父生于
1939年10月，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享年应该是85岁。

周伯父是围垦人，他的一生献给了萧山的水利事业和
围垦事业，1981年5月1日，他获得由国家水利电力部授予
的“献身水利、水保事业满二十五年”荣誉称号。去年《萧山
日报》推出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寻迹”栏目，由我采写
的《“千军万马”江海要地，创造萧山奇迹》，文章的主人公就
是周兄的父亲——周张浩伯父。

1958年，举国上下掀起贯彻落实“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的指示精神，他所在的萧山县宇宙红人民公社也掀起兴修
水利的热潮，改善沙地重要区域“三日无雨冒青烟，一场大
雨白茫茫”的恶劣生存环境。高小毕业的他，作为沙地上为
数不多的文化人，被幸福大队领导所重用，推选参加了由宇
宙红人民公社举办的水利施工培训班。从此，他一生与萧
山县的水利工程建设和一场场声势浩大、举世闻名的萧山
围垦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先后参加了新掘的新湾冯家娄横湾的水利施工，钱
塘江坍江治理，方千溇翻水站、坎山翻水站和江边排灌站的
建设施工等。同时，他参加过多期萧山大围垦的工程施
工。从1968年由瓜沥围垦指挥部发起的首期3.6万亩围
垦，到1986年的5.2万亩围垦，他均参与了围垦前期测量、
放样和后期施工工程。1968年至1973年期间，在萧山县
围垦指挥部发起的22.5万亩围垦大地上，他为主组织施工
无筋拱桥30余座，为垦区移民和农民开垦出入，打通了绿
色通道。

1973年，萧山县围垦指挥部遵循“围垦与保护同步推
进，建设与效益双管齐下”的原则，决定建设萧山围垦水泥
厂。他被组织上选派参与筹建水泥厂，随后，他调到萧山围
垦水泥厂工作，先后任主办会计、财供科副科长、行政保卫
科科长和销售科副科长等职务。1992年，他被萧山计划经
济委员会评为散装水泥先进工作者。1993年，他被浙江省
计划经济委员会授予1992年度散装水泥工作积极分子。
直到1994年退休，从业长达37年，为萧山水利和围垦事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7月初，为采写曾参战过萧山围垦工程建设的一
线人物，我采访到了周伯父。自2017年夏月起，周伯父因
积劳成疾，罹患癌症，7年间动了6次大手术，倍受病魔折
磨。但在采访中，他要我向媒体转达，对萧山围垦提出两点
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他说：萧山围垦名扬天下、举世瞩目，萧山围垦精神已
经提炼和融入“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建议在萧
山区级层面建设一个“萧山围垦纪念馆”，以弘扬围垦精神，
让一代一代的萧山人传承下去，历久弥坚，接续奋斗。参加
萧山围垦战役的老战士们，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状况严重
滑坡，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了我们。他们曾是围垦战役上的
主力军、侦察兵、战斗员，他们有许多感想、感受、感悟，都是
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围垦精神的创造者，恳请有关部门
安排采写力量，对他们鲜为人知的事迹和故事，进行抢救性
挖掘，把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投身围垦事业的先进事
迹，用文字、照片、音像固定下来，留给萧山下一代，把她作
为精神火种，生生不息，永世传承。

这两点建议，是伯父的愿望，其实也是萧山人民的共同
愿望，周伯父安息吧，围垦精神定将世代流传。

带着弟弟上学的日子虽然不易，却是我童年最美好
的时光之一。

我比弟弟长8岁，那时的四口之家需要共同努力，才
能填饱肚子。父母从清早忙碌至深夜，几乎无法抽身照
顾弟弟。放学后，家务让家长们分身乏术，挑水、喂猪、做
饭，再加上帮弟弟洗澡，还有一大堆衣物等待清洗，他们
鲜有片刻闲暇。有时候，奶奶也不得闲，这时候弟弟就常
常被忽略。

那时，我正读五年级，为了让父母能有时间处理其他
琐事，我会在自行车后座上垫上小板凳，让弟弟坐在上
面。上课时，我会将他藏在课桌下，他也总是很老实，一
些小手工就足以在一堂课里安安静静地让他度过。

偶尔，老师上课，弟弟会靠在我的腿边，安静地入
睡。在我看来，阅读一直都是一种愉悦，老师的每个问
题，每种解题方法，我都能轻易理解。

在学校，我和女孩们一样，会在课间玩跳皮筋、踢石
子、玩丢沙包等游戏。我们还会带着弟弟和妹妹一同玩
老鹰捉鸡、躲猫猫、投掷沙包，甚至来几局乒乓球，乐此不
疲。

到了六年级，劳动课本中增加了编织课，这成为班级
新的流行。我向妈妈借来毛线和钢针，在老师和母亲的
指导下，我兴高采烈地开始编织工作。

开始的时候，手腕部分进展顺利，但织到手掌部分时
遇到了困难。加针的过程不够均匀，有时会错过针眼，织
了一圈才发现洞口。有时，手上用力不均匀，手掌部分变
得不平整，这就需要重新拆掉重新织。经过多次尝试，我
的耐心逐渐消磨。最终，当我需要织五指部分时，我几乎
要放弃。幸好，在母亲的耐心指导下，我只织了一个大拇
指，不再为其他手指逐一织造。最终完成了手套，我将它
交给了弟弟。

没想到，他戴上那双粗糙的手套，满怀喜悦地称赞说
很好，很暖和。从此，他在风雨中戴着这副手套，发现它
真的能保暖。这激励了我，也为自己编织了一双。接下
来，我还得为爸爸编织毛衣，一个宏大的工程展开，甚至
延续至我上师范学校时仍未完工。

正如我们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岁月，在特定的年龄和
阶段，这段时光弥漫着各种美好。

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模糊，就
像水洗墨痕，雨打芭蕉，渐渐退却到记忆的边缘。然而，
也有些人和事，深深地镌刻在心灵深处，永不被遗忘。它
们就像是青涩岁月的一枚枚印记，铭刻在我们的心中，无
法磨灭。


